
我的蒙召 
 
「有沒有考慮過做軍官？」這似乎是每個年青救世軍人的必答題吧！直到今天，我還可以想

起青年及候補員部長托一托眼鏡，正經八百地探問的樣子。 
 
在我們的成長裡，一直被教導當軍官就是最終極的委身，是靈命成熟、忠心侍主的表現，每

個年青人在考慮前途時，都應該優先考慮這份神聖的工作。(到很久以後，我才明白原來在

上帝的國度裡，人人都有不同的角色，卻是同等重要。) 所以，從少年時代，這個問題就縈

繞不去，大家既喜歡取笑朋友有沒有軍官呼召，心裡卻又害怕這個呼召會臨到自己。軍官們

常常提醒我們，軍區人手緊絀，需要更多年青人委身事奉，於是，中六那一年，在某一個軍

區聚會裡，講員有點情辭懇切、氣氛有點感人，便向神立了志，要成為軍官事奉神。 
 
然而，一時的感動還需經歷許多的試驗。立志過後，算算要付的代價，不禁汗顏。思前想

後，到底這是自己的想法，還是真的從神而來的呼召呢？在許多的疑惑中掙扎良久，仍然沒

有答案，自己卻在這些虛無飄渺的問題中越來越迷失，甚至幾乎否定了神的存在。同時，在

成長的當兒，對部隊和其他基督徒的狀況看得更清楚，恨他們不像理想中那模樣，也恨他們

的保守，不肯聽取年青人的夢想，於是心裡有許多的批評、怪責和憤怒。有好幾年的日子，

就是帶著這樣沉鬱的心情渡過。可是，很奇怪的，不管如何厭倦這部隊，卻從來沒有離開的

念頭，也許是上帝的保守吧！ 
 
直到某一天，又沉溺在傷春悲秋的思緒當中，忽然心頭響起了一句：「我還要這樣下去多久

呢？這樣的指責、憤怒，對事情有任何幫助嗎？是不是我們罵的多、罵的妙，部隊就會變

好？」我才明白，自己一直以來浪費了多少的時間心力去和部隊作對，自以為是在替天行

道，卻像是在向空氣打拳，浪費了自己的生命，也對部隊的進步於事無補，甚至影響了身邊

的人，平白沾染了我的苦毒憤怒。於是謙卑下來，為著自己的不智向神悔改，也開始探索到

底可以怎樣切實的為部隊帶來改變。 
 
當時我在總部擔任青年事工主任，負責統籌軍區的青年事工，聽起來，是轉化救世軍的絕佳

位置吧！我們的一個活動、一個課程、一篇文章，就可以影響許多部隊和領袖，而我們也日

以繼夜的努力工作，希望能夠給領袖和年青人最好的支援。可是，即使是站在這樣具影響力

的崗位、這麼投入的工作，我的心裡還是有一種難以言喻的不滿足。不是因為我渴求更多的

權力或是影響力，而是因為看到更深的需要：救世軍若要向前行，人們的生命必需先得著醫

治和紮實的聖經教導、需要與神建立親密的關係，以致他們能夠聽到神對他們的指引，並且

從祂的愛中得力……而這一切，並不是透過一兩個活動或課程就可以做到的。他們需要的，

是受過裝備的、能夠與他們緊密同行的人，最好就是有公開教導和管理教會的權柄，能夠從

大處帶動改變，那就最有效了！慢著！這些特質，豈不像是……軍官？這個方向，慢慢的變

得清晰，更是從心而發的渴求，而不再是為了滿足長輩們的期望了。 
 
後來在唐崇榮牧師的查經聚會裡，聽到他教導說：「我們所有的都是從神而來，今天我們就

算餓死，也要感恩，因為生命本身已經是我們不配得的恩典。」這話對我影響很深，後來在

一次聯合聚會中 (又是聯合聚會！！！)，聽到曾慶敏上校分享救世軍的逼切需要，想想自

己挾著所得的恩賜，卻是榮耀自己居多，望著這麼大的禾場需要被照顧，自己又忍心坐視不

理嗎？聖靈觸動了我的心，從講道的開始到結尾，我都是淚如泉湧，我對天父說：「很對不

起，我沒有為你好好運用自己的恩賜。我知道我所有的，相比起這個時代的需要，真是微塵

也比不上，但是，如果有甚麼地方我可以為祢付上的，請使用我。」就是這樣，立下了改變

一生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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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雖如此，現實裡還是有很多的掙扎。那時候我家的物業按揭還有十年才付清！如果少了我

這一份，父母的生活豈不是更捉襟見肘？我家的經濟從來不算豐裕，讓我更不忍心將這麼重

的經濟擔子卸給父母，說到底，他們的年紀也不小，總需要儲點錢留待退休之用啊！我為此

猶豫了很久，直到要開始申請入軍校前，才戰戰兢兢的向媽媽提出這個念頭。沒想到媽媽比

我更豁達，她說：「人總有自己的命定，如果你覺得這是你當行的路，就即管去走吧！以後

的問題，自有解決的方法。」雖然媽媽已經不是基督徒，可是，我想上帝還是繼續保守著她

的心懷意念，讓她能夠平靜的面對家庭的大轉變，這也是恩典。 
 
在準備入軍校的前一年，因為過於勞累，開始有了焦慮症的徵狀。對生活小事的焦慮，佔據

了整個人的思緒，最嚴重的時候，試了三次也不敢出門口，瑟縮在床上，只懂得抱著毛公仔

發顫，腦海只有一句話：「好驚，好驚」。在那些日子，我的生活就像是癱瘓了一般，很多

平時視為尋常的事都做不到，工作的效率大減，身邊能夠明白和體諒自己的人也不多，感覺

就像是整個人被擊碎了。我問上帝：「這樣破碎的一個我，還可以被祢所用嗎？」我曾經請

求不要把我送到遙遠的澳洲受訓，可是一切的安排沒有因著我的軟弱而停下來，我還是如期

的到了澳洲，而我也慢慢的學會了與這個情緒病相處。直到今天，這病還算不上完全的復

原，但它讓我學會了接納人生的不完美，更看到上帝怎樣對我們不離不棄，即使我們已經殘

破得不成樣子了，祂仍然樂於使用我們，在我們身上彰顯祂的榮美。 
 
到澳洲受訓，完全是意料之外的事。那時我只想把握時間盡快受訓，所以選了最近的一年入

學。那年只有我一個人申請入軍校，所以領袖們就決定把我送到澳洲受訓。這兩年大大的改

變了我，我得到了很多的醫治和滋養，而當中的訓練和經歷也奠定了我作為軍官的一些原則

和價值觀。從愛我的同伴和眾多的優秀的軍官身上，我學會了在主裡休息、學會了笑、學會

了被愛、學會了欣賞彼此的差異、學會了勇敢的接觸人群，也對救世軍事工的多元化有了新

的體會。這兩年的得著，讓我在充滿挑戰的軍官生涯裡有力量走下去。 
 
回到香港事奉，是想像不到的困難。在澳洲的時候，盡情投入當地的文化、思維和做法，卻

令我在回港時面對很多的文化衝擊。早在落機當晚，便在車程上跟區長爭論起來，幾乎衝口

而出，請他把我載回機場，即時飛回澳洲好了，反正行李還在身邊，澳洲的領袖們也很喜歡

我。可是我在心知這裡是上帝呼召我去服侍的地方，就只有好好的走下去。初任軍官的適

應，還有文化上的衝擊，我掙扎了足足一年的時間，心情才稍為安頓下來。上帝是滿有憐憫

的，在這漫長的角力裡，仍讓我經歷透過事奉轉化生命、轉化部隊的福氣，每次見到弟兄姊

妹在講道後有所省思、看到部隊接受鼓勵，做得更多走得更遠、看到破碎的生命被醫治，重

新得著心靈的自由，或者是被社會遺棄的人重拾尊嚴與喜樂……這一切都叫我的心得著莫大

的安慰和鼓舞，叫我知道我的選擇是對的，我正站在合適的位置上，上帝正使用我的每一分

去祝福他人。 
 
我很喜歡軍官這個職分，真的。能夠與人同行，餵養教會，讓教會變得更健康、更有力去達

成使命，總是讓我感到興奮與榮幸。我會在這位分上服侍一輩子嗎？我不知道，生命有很多

可能性，神的國度也很廣闊。也許我會當一輩子的軍官，也許到了某個階段，神又有其他的

帶領，誰知道呢？但我相信，無論在哪個時刻，我們都需要誠實、勇敢地回應神的帶領，並

且在祂呼召我們前往的地方盡忠，直至祂賜下新的指示。願意神也將這顆勇敢的心賜給你！ 
 
 
伍雪瑩中尉  
(任命於 2010 年，現於區青年處事奉) 


